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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发展的机遇、隐忧与进路

黄　 河

（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 ）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

智能技术等前沿技术聚合而成的数智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面对全新的

时代境遇，推动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也成为学科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革新，是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机制、关系、方法等维度的数智化跃升。 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布局数智融合时代、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智技术在不断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赋权

赋能的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与挑战。 数智技术不仅弥合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时空距离、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交互、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供

给、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方式，而且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关系、限制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互动模式、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 为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以

价值理性为导引，统筹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新；以协同育人为机制，构建思

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育人生态；以平等对话为形式，建构数智化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

系；以技术赋能为依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数智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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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

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 我们要把握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

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１］ ２４７随着数智

技术的加速演进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急遽

发展，人类社会逐渐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方向迈进，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

等前沿技术聚合而成的数智技术越来越成为社

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数智技术的变革不仅裹挟

着人冲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

以聚合式、迭代式技术形态重构出一种全新的

生产生活方式，并向人类展示出“虚拟生存”的
美好生活图景。 面对数智技术深度变革带来的

全新时代境遇，推动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发展也成为学科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

题。 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革新，是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机制、关系、方法等维度的数智化跃升。
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布局数智融合时代、推动

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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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影响。

一、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

　 　 数智时代的技术革新不仅激活了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内在活力，而且使人类的认知方式和

实践方式实现了结构性转变。 数智技术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推动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范式转化，并为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了一个虚实

同构、全息沉浸、立体交互、实时记录的全景敞

视虚拟教育空间。 数智技术的迭代效应不仅为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不断赋权增

能，而且在时空向度、交互方式、供给结构、叙事

形式等维度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全新的现实机遇。
１．数智技术弥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距离

数智技术解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架构的

时空格局，为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了一个跨时空

泛在式虚实同构的全新教育场域。 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中形成的即时式、静听式、在场式教育时

空被虚实融合的泛在交互式教育场域所取代。
从空间维度来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局限于特

定的物理空间，主客体只能以身体在场的形式

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地理空间、受众范围等因素

束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边界。 而在数智时代主

客体以一种虚拟在场的样态介入到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践场域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ＡＰＰ、登
录端、小程序等软件开展“机器上的学习” “媒
介上的学习”；借助传感器和感应器等智能设

备和数字孪生技术、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

（ＡＲ）、混合现实（ＭＲ）等数智技术架设的拟态

场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以数据身体具身化、
实景化、鲜活化地体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闪

耀的不朽光芒，感受历史发展、时代发展、社会

发展所彰显的蓬勃伟力。 借助数智技术，思想

政治教育突破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和身体的限

制，以一种线上线下两栖登陆、虚实同构、双向

交互的形式重塑了传统现实场域的教育实践活

动。 从时间维度来看，现实场域中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局限于固定的时间段，是一种即时性、独
占性、不可复制性的教育实践活动。 而数智技

术的嵌入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边

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时段、可计

算、可测量、可回溯、可切割的教育场域。 借助

数智技术，主客体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移动终端

接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流动空间”，以全时段在

场的方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同时数智技

术“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

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 ［２］ 对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中的时间进行算计、测量分割，从而把控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速度和节奏，保证了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
２．数智技术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交互

进入数智时代，人类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

结构性变化。 数智技术在解构传统思想政治教

育传播模式的同时也重构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

播方式和传播生态。 低壁垒、开放式、互动式的

虚拟空间消弭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者与接收者

的角色界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搭建的“中
心 边缘”式线性传播结构逐渐被瓦解，“你说我

听”式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被数智技术所弱

化，单向度的传播效用逐渐被技术力量消解。
数智技术塑造的去中心化、扁平化信息传播方

式打破了阶层、身份、背景的区隔，使教育主体

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在一种平等的

基础之上。 平行化的虚拟网络空间为介入其中

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创造了平等发声的机会，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利用网络平台可以自由地参

与话题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创作的

作品。 任何一个介入虚拟网络的人既是数字信

息的生产者也是数字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

传播层级被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所突破，传统

单向度、被动接受式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方式被

双向交互式、“流量式”传播方式所取代。
３．数智技术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供给

数智技术搭建的虚拟网络空间在为人类创

造全新的媒介场域的同时，也为意识形态领域

提供了多样化、灵活化的传播载体。 大水漫灌

式教育实践方式难以满足时代发展对思想政治

教育所提出的个性化、精准化、科学化的客观要

求，真正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走进受教育者的

内心世界、实现入脑入心相对较难。 与此同时，
数智时代又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向着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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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方向迈进。 身处数智时代的每个人都处

于一个个性化、差异化的数字环境中，个体与环

体之间的交互方式、交互程度、交互范围各不相

同。 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精准靶向的基础

上实现精准供给、精准滴灌。 数智技术塑造的

全息记录、云计算、智能推送等技术对受教育者

线上线下的思想动态、立场观点、价值取向、行
为习惯进行全息动态实时抓取。 经过数据库提

取、挖掘、洗涤等环节将受教育者的思想倾向、
行为偏向、话语偏好以数据可视化形式呈现出

来。 通过分析不同受教育者的数字化观测指标

和具体参数，精准划分不同的层级并勾画出受

教育者的“数字画像”，为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 云计算、算法算力等数智技术按

照分众思维和不同层级受教育者的实际，制定

符合受教育者需求的个性化教育内容并精准推

送给受教育者，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滴灌。
４．数智技术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形式

话语是“一套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规限下相

互联系的思想，它嵌在文本、言词和各种践行之

中，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 ‘真理’ 的各种程

序” ［３］，是在一定社会实践方式和社会文化背

景下社会的思想、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的集中

体现。 数智时代的到来推动着人类信息获取方

式的根本变革，多元化虚拟交往方式使传统

“嵌入式”意识形态传播越来越难以实现既定

效果。 抽象化、单一化、枝节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在数字时空与受教育者交汇，以一种宏大

叙事策略、“脱域”话语状态、精英话语风格传

播着主流意识形态。 “尽管他们还在不断言

说，但无人聆听，没有对话。” ［４］ 这种统摄式话

语样态立足于传统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忽视

了对数字世界的建构和日常生活的关照，忽略

了个体生存世界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使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更多地建立在普适性和普惠性基础

上，难以全方位地扎根、植入、渗透进受教育者

的内心深处。 这也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的悬浮、说理的乏力、意义的失落。 而技术赋

能、行动赋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样态

从宏大的言说、抽象的思辨、晦涩的学理向立体

化、互动化、媒介化叙事话语转换。 数智技术嵌

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具体

化、生动化、鲜活化、形象化的视觉叙事、空间叙

事提供了可能。 数智技术帮助教育主体将思辨

性、抽象性主流意识形态植入场景化、人物化、
故事化的图文音视频中，使之通过鲜活的人物

形象、逼真的模拟场景、生动的故事情节呈现出

来。 生活式话语风格、交互式话语样态、叙事式

话语表达弥合了宏大叙事、抽象叙事与生活世

界、微观世界的话语隔阂，克服了单向度话语样

态的痼疾，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建

构，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一个平等交往的话

语传播场景，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更加具有吸

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二、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发展的现实隐忧

　 　 数智技术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一个跨时

空泛在式教育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疏离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客关系，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互动模式，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
数智技术在不断为思想政治教育赋权赋能的同

时也在悄然介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互动

模式中，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架构的二维并行

结构向三维立体结构转化。 这种全新教育方式

瓦解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制约

了主客体之间的有效互动。 中介化的交往方式

抽离了师生之间互动的临场感、真实感和亲近

感，使主客体交往陷入一种抽象化、疏离化、边
缘化的状态。 师生之间交往的模式化不仅消弭

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弱化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也大大增加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不确定性。
１．数智技术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关系

数智技术的嵌入推动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的深度变革，这种变革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

结构上表现为对传统二元结构的消解、主客体

身份的重塑和微观环境的解构。 首先，数智技

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元结构。 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建立在“教育者 受教育者”二维并行

的交往结构之中，正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

的交互运动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成。
无论是教师单主体论，还是师生双主体论，其实

践活动的主体都是人，交互行为与交互边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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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人及其活动为中心。 而数智时代，技术解

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师生关系，以强大的技

术力量在传统师生交互关系之间生发出一股新

生力量，这就是以大数据、算法算力为支撑的数

智技术力量，从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全新交

往结构，即“教育者 技术 受教育者”的三维立

体交互结构。 与其他教育技术不同，数智技术

背后的算法算力能将开发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取向嵌入到数智化平台之中并生成“类人意

识”或“超人类”力量，进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主客体之间交往行为的抉择、扰乱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的传导，甚至悄无声息地将错误的意识

形态或西方价值观念掺杂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中并传递给受教育者。 其次，数智技术重塑

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身份。 传统思想政治

教育建构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真身在场交互的

基础上，是有形生命之间思想的碰撞、心灵的对

话、情感的沟通，是本我的真情流露与思想体

现。 而在数字中介化教育平台中，思想政治教

育师生被解析为数字化的符码，还原成数据和

算法构成的虚体。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从“身体 身体”的交往变成了

从“身体 虚体 虚体 身体”的交往。 思想政治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体与虚体之间并不一定

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介入其中

的数字对象可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或受教育者

的本我、也可能是数字空间的分我或虚拟 ＡＩ
人。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之间的交往关系在

数智技术的介入下被弱化、淡化、异质化，思想

政治教育构建的“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

动” ［５］ 被数智技术撕裂。 思想政治教育的范

围、边界、对象也被无限放大，这就引发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更多风险与挑战。 最后，数智技术

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交往的微观环境。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

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
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６］ ４１９⁃４２０。 可见，
环境在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效用不容小觑。 在

数智中介化教育平台中，技术营造的虚拟场域

成为受教育者成长成才的重要环境要素。 智能

技术的力量肢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架构的微

观教育环境，情感的表达、肢体的交流、眼神的

互动等身体元语言很难在数智化空间中发挥应

有的效用，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情感

上也难以产生共鸣效应，隔着冰冷的屏幕受教

育者更难以领略到师者“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的内在魅力。 数智技术的介入颠覆了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生长的认知情境，受教育者养成良好

思想政治素质的微观环境被智能技术所解构，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塑造人的效用大大削减。

２．数智技术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模式

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

表的数智技术全方位地塑造了人的生产生活方

式，也限制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模式。
首先，数智技术架构的全新交互方式瓦解了自

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活动以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传播为主

要形式，“你说我听”成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

动的重要方式。 在这种互动模式中，师生之间

处于一个身份清晰、角色明确、环体透明的教育

场域中。 数智技术塑造的匿名开放式教育互动

空间，打破了阶层、身份、背景的区隔，使任何一

个进入数字平台的虚体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场域的教育者或受教育者。 主体客体化与客

体主体化的交互方式解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者的中心地位和权威优势，也为受教育者提供

了多元化的话语空间和交互介质。 技术赋权、
话语赋权、行动赋权之下，数智技术为错误意识

形态的“趁虚而入”提供了更多技术便利与生

长空间，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交

互模式，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彰显。
其次，数智技术架构的虚拟空间制约了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有效互动。 在数智化思想

政治教育中介平台中，数智技术将思想政治教

育者带入到逆向全景敞视空间，将思想政治教

育者囿于反向监视的时空视域中。 自思想政治

教育者走上数智化教育中介讲台的那一刻起，
他就进入到一种福柯式的逆向（反向）全景敞

视空间。 身处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受到来自

数智化教育中介平台的全景监视，而所有参与

其中的虚体以拉图尔式“独景窥视”匿名监视

着教育者的一言一行。 在这种空间规训之下，
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之间的教育教学交往成了一

种程式化、机械化、流程化互动，教育者的主体

·２５·



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机遇、隐忧与进路

性被数字空间所抽离，教育实践中的能动性、自
主性、创造性被消解。 处于逆向全景敞视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者只能谨言慎行，稍不注意就可

能沦为匿名数字人谩骂、诋毁，甚至人身攻击的

对象。 而受教育者由于身处隐匿化的电子屏幕

之后，在进入数智化思想政治教育中介平台以

后，其可以操纵虚体参与到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中，亦可以以“躺平”心态抗拒思想政治教育的

教学互动。 由于缺乏传统教育空间的约束，受
教育者在数智空间的学习行为可以“我行我

素”“自由生长”。 而“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主

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交互的结果。” ［７］ 数智技术

在不断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赋权的同时，也为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制造出一系列

技术的阻隔和藩篱。 空间的监视、屏幕的庇护、
数据的监控、技术的干预为思想政治教育师生

之间的有效互动增加了太多不确定性，也抽离

了师生之间的主体性，这就引发了思想政治教

育主客体之间的陌生化、疏离化，甚至引发主客

体之间的二元分裂。
３．数智技术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

数智技术搭建的中介化教育平台虽然从时

空领域弥合了身体缺场的缺陷，但也从育人功

效上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彰显。
首先，数智技术牵制了榜样示范的有效性彰显。
榜样示范、典型引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

法。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选树时代楷

模、师长以身垂范、朋辈榜样示范等认知引导的

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大力弘扬榜样的力量，形成

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而数智技术的介入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由

面对面的交互转变为中介化的交流。 典型的模

范效应、师长的示范力量、朋辈的牵引作用难以

在数智空间短暂的交互中发挥既定效用，隔着

冰冷的屏幕受教育者难以领略到榜样人物高风

亮节的崇高风范，更难以体悟到师长、朋辈、榜
样折射出的强大引领力和感召力。 介于屏幕之

后的隔空对话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难以产生情

感上的共鸣共情，思想上的同频共振。 这种抽

象化、疏离化、表象化的榜样教育无法真正走进

受教育者的心灵深处，更无法形成思想政治教

育的引导力和内驱力。 数智技术打破了榜样教

育的基本认知情境，制约了榜样教育的亲和力

和渗透力，也限制了榜样教育的有效性彰显。
其次，数智技术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灌输

的实效性。 理论灌输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

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传导给受教育者，从而使主

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教育者的个人思想、立场、
观点的一种教育方法。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

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６］ １０所谓彻底，一方面教

育者要讲清理论背后蕴含的内在真理，使理论

真正让受教育者信服；另一方面教育者要利用

有效的方式方法引导受教育者内化于心成为一

种自觉的理论信仰。 而数智技术架构的中介化

教育平台解构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时空境

遇，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由台前退居于屏幕之后。 电子屏幕的屏障

效应为受教育者是否接受理论灌输、是否参与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赋予了更多的选择权。 受教

育者可以主动接受教育，亦可以选择“潜水”或
“躺平”。 众所周知，理论灌输本质上并非填鸭

式强输硬灌，而是遵循认知规律基础的科学化

灌输，是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在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同频共振基础上的内在转化

过程。 数智技术塑造的中介化教育场域重塑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方式、情境和过程，也直接

导致理论灌输的悬浮与乏力。 最后，数智技术

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针对性和亲和

力。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特殊的精神性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身具有

浓郁的人文性， 蕴涵着人文关怀的内在要

求。” ［８］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 在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

处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场域下，教育者既可以从

人文氛围的营造、人文价值的彰显、人文精神的

弘扬等宏观维度加强对受教育者的人文关怀，
也可以从情感的交流、精神的慰藉、人格的尊

重、思想的关照、心灵的沟通等精神线索体现对

受教育者个体的人文关爱。 而数智中介化思想

政治教育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教育实践活动

由面对面的身体交流转换为电子设备之后的隔

空喊话。 思想政治教育者既难以营造人文氛围

和人文环体，也难以发现受教育者个体的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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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从而实现对受教育者的关心、关照与关

爱，这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产生

一种疏离感和陌生感，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

标的达成。

三、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发展的实践进路

　 　 数智技术的嵌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呈现出

主客关系、互动模式、育人效果的现实隐忧，这
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多维度全方位的新

挑战。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立足现实际遇，
转换视角，从理念导引、机制优化、关系重构、方
法革新等维度创新发展，才能适应数智时代的

全新时空境遇，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
１．以价值理性为导引，统筹数智技术与思

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新

数智技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不仅

要推动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耦合，
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技术赋能，
而且要以价值理性为引领，在遵循受教育者思

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形塑规律的基础上

关照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数智技术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借助数智技术在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教育对象思想观念和行

为习惯的引导，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

务。 将价值理性作为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

教育的核心理念，必须要从如下方面着眼：
一是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数智

技术为媒介统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

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以人的发展

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完成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
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 ［９］。 实质上，思想政

治教育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实践

活动，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旨归、在遵循人

的思想道德认知规律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开展

的一种育人活动。 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

育的创新发展绝不意味着另辟蹊径重新生发出

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而是以数智化思维审视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架构、基本元素、互动

模式、评价方式等维度，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中与数智时代不相适应的因素，以数智化视野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要素的融合创新。 这种

融合创新是以人本逻辑为价值导引，以主体性

建构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塑与革新，是在

批判和反思技术逻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基

础上，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致力于运用数智

技术激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活力，推动

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有效互动，从而“把
数字技术优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效转化为

提高育人质量的新动能” ［１０］。
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推动数智技

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数智技术

的嵌入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结构中生发

出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质上是以数智

技术和大数据为中心的技术理性。 借助技术的

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萌生出生动、形象、具
体的数智化光影产品，能实现分众化、精准化、
个性化。 但在技术之维以外，这种力量无法从

实践上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引，无法从

育人的视角关照人的主体性建构和精神世界的

充盈，无法从社会需要着眼推动人建构符合社

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更无法从人的全面发展视

角关爱人的成长成才。 归根到底，思想政治教

育的使命是培育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德智体美

劳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全部实践的逻

辑旨归。 因此，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

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保持与数智技术之间的必要张力，坚持以育

人为本、以技术为用，在遵循人的成长成才客观

规律基础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塑与革新。
２．以协同育人为机制，打造思想政治教育

数智化育人生态

数智技术在重塑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
推动了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
适应这种新变革就要建立健全数智化三全育人

工作机制、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打造数智化育人

生态。
第一，推进数智化三全育人机制。 数智技

术背景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是一种虚

拟与现实融通、技术与思想互嵌的育人新形态。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结构与互动模式的深刻

变化倒逼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快推进数智化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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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机制建设。 首先，全员育人，即在虚拟与现

实交织的时空境遇下通过形成以主管部门引

导，思政课教师和思政工作者主导，社会大众、
网络意见领袖、家庭、朋辈榜样等主体共同参与

的数智化育人共同体，积极营造多主体有益互

动、合力育人的新格局，共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

育人目标的达成。 其次，全程育人，即在数智化

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下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对教育

对象的思想动态实施全样本记录、全息动态监

测、分阶段评价机制。 根据受教育对象的思想

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认知等方面的波动，实施

个性化、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策略，从而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效果的育人活动。 最后，
全方位育人，即依托数智技术优势从纵向与横

向两个维度全面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状况，从
而为教育者构建校内与校外、虚拟与现实、过去

与现在等维度的一体化育人提供决策支撑。 从

纵向维度，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智

技术对受教育者个体在大中小幼的思想道德状

况实行“背书”制度，从而为系统、全面、科学地

掌握受教育者思想波动的整体情况，精准施策

提供服务；从横向维度，利用数智化软硬件设施

对受教育者某一教育阶段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

思想行为实施数据画像，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预测、研判、决策提供有效参照。
第二，建立健全数智化协同育人机制。 数

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既是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技术的深度结合，也是

技术赋能与育人价值的深度耦合。 数智技术的

赋能增效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精准化、
定量化的同时，也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现

由单一主体育人向多主体协同育人转化，建立

健全数智化协同育人机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

合力育人的新局面。 首先，建立健全数据协同

共享机制。 借助物联网技术，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可将受教育者在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场域

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道德品行等日常动态以

全息记录的形式转化为数字化符码；利用区块

链的去中心化、独立性、开放性、可溯源、不可更

改等技术优势对受教育者的日常数据进行分布

式账本记录，并创建个性化、精准化、共享化的

日常思想动态数据库；依托这一数据库，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学校、家庭、社会等多维育

人主体间可实现日常思想动态数据的共用、共
享，从而为有效规避育人过程中的信息壁垒和

数据孤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化、数智

化、协同化育人奠定基础。 数智技术在为思想

政治教育创造安全、透明、高效的数据协同共享

平台的同时，也为育人主体间的多维协同育人

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平台支持。 其次，建立健全

数智化育人过程协同机制。 基于区块链的“背
书”记账、大数据的分析筛选、算法算力的精准

投送等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可建立多维交互、联
动的智能协同育人机制。 借助区块链技术特有

的分布式节点存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的精准

定位等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可在学校、家庭、社
会之间建立起数智化协同育人平台。 依托数智

化协同育人平台，育人主体之间能实现学校教

学、社会育人、家庭教育的三维联动，校内与校

外、虚拟与现实、课内与课外之间的有序互动，
教学、管理、服务、舆论等育人元素的有效衔接，
从而使育人形式由“单一”式育人向“多维协

同”式育人转化，最大限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的育人功效。
３．以平等对话为形式，建构数智化新型思

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

数智技术在不断为思想政治教育赋权赋能

的同时，也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结构、互
动方式等维度的深度变革，特别是思想政治教

育主客体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度重构。 “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特殊的载体、环境和空间，赋予了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特殊的存在状态。” ［１１］

面对这种全新的时空境遇，只有构建数智技术

视域下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才能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和目的。
第一，构建对话型主客体关系。 数智技术

的介入与渗透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转换

为符码化虚体，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颠覆

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师生关系，传播方

式的去中心化、拟象化与镜像化重构了传统主

客体交互关系的原生环境，也解构了自上而下

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在数智技术塑造的

教育场景中，主客体的交往关系建构在一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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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去中心化、中介化、程式化的环境之上。
数智技术的开发应用在拓展受教育者获取知识

渠道的同时，也突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

育思维。 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既不

是从属关系，也不是“观演”关系，更不是单向

度的接受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平等民主基础

上的对话交流、学习互鉴关系。 这种关系是以

数智技术为媒介，由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在教育场域中构建的共同学习、共同启示的

对话式师生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者既是引导

者、启迪者，也是参与者、学习者。 基于此，思想

政治教育者应立足于数智化虚拟环境的特征，
积极利用虚拟空间开展多元化、多向度的学习

交流、心得分享、案例剖析等交流研讨活动，引
导受教育者参与其中并积极主动地表达自身立

场观点，在学习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于

心。 同时，也要明确数智化虚拟空间教与学二

者间的角色定位、责任义务，努力推动思想政治

教育主客体之间合作协同、相互配合，形成平等

和谐的师生关系。
第二，创建关怀型主客体关系。 数智技术

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现代化、便捷化、鲜活化

教育体验的同时，也使主客体交往关系走向一

种疏离化、陌生化、边缘化的时空境遇。 以

“屏”为障的虚拟交往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难以与现实中的“真我”完全匹配，主客

体的虚拟化、缺场化、数字化使其身体之间产生

了距离的裂缝。 语境语义的不确定、非语言线

索的缺失、情感交流的匮乏使思想政治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难以走向“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教

育境界，这也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质

量。 面对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

交流的困境，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教学设

计上体现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教育

环境的设计、教育场景的把控、教育氛围的营造

等环节主动融入情感元素，使学生在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的教学氛围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的情感认同；同时也要在数智软件的设计、数
智设备的选择、数字教育空间的布局上尽可能

建构一个舒适、轻松、愉悦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

体沟通场域，适当增加促进师生情感交流、思想

碰撞的互动环节。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

利用技术优势增强受教育者的情感认同。 要积

极利用大数据、算法算力等技术优势，根据受教

育者的学习数据和学习状态画像，有针对性地

开展学习沟通与精神关爱活动，从而使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在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沟通中建

构融洽的师生关系。
４．以技术赋能为依托，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的数智化变革

数智技术的出现在拓展人的认知空间和信

源结构的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

上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榜样效应

的减退、灌输成效的弱化、人文关怀的疏离使思

想政治教育在数智空间更显得苍白无力。 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数智化变革并不意味着另

起炉灶重新生发出一套新方法，“更不是通过

建模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手段数字

化” ［１２］，而是在数智技术背景下重新审视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法，在剔除与时代不相适应因素

的同时，以数智化思维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数

智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数智化选择。

以大数据、算法算力、物联网等智能技术为依

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可抓取受教育者日常活

动的海量数据，通过提取、分类、洗涤、分析、整
理、筛选、合并等环节发现受教育者在不同时

段、不同场域、不同空间的日常数据之间的内在

关联，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所在、客观把握

问题的成因奠定基础；依托算法算力技术和思

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

形成机理、主客观因素等进行深入剖析并形成

总结性结论。 根据这一结论，数智技术从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库中推荐适合的具体方法供教育

者选择使用。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数智化应用。

在数智技术的支持下，思想政治教育能利用技

术优势使传统方法真正能够“活起来” “动起

来”，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和

感染力。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虚拟现实（ＶＲ）、
增强现实（ＡＲ）、混合现实（ＭＲ）等技术创设的

数智化拟态场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建立理论

灌输与具身沉浸的学习场域。 利用数智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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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再造、视觉生产和数字拟象技术，可建构理

论学习、视听学习和讨论学习等多个区域。 受

教育者利用数字虚体进入虚拟空间后即可在各

区域进行沉浸式学习，后台也将自动记入学分

以供认证需要；同时受教育者亦可切换至体验

式学习区域，利用虚拟身体走进榜样的原型生

活中，体悟榜样的典型事迹所折射出的强大力

量，在学习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于心。
在仿真立体环境所塑造的光影烘托之下，受教

育者不仅能在生动、形象、具体的学习活动中潜

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能在

“身”与“心”的同步认知中领略到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在真谛。 通过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的数字化联结，不仅打通了线上与线下、虚
拟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有效融通的障碍，而且在

全景交互式学习场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的效用，让受教育者在数字世界的

虚拟体验中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情感

认同。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数智化评价。

利用数智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可按需求实现对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全过程评价、诊断性评价、
描述性评价等。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手段可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情况

的数据采集、要素监测、目标监测、效果监测等

多维评价数据的反馈与解析，以可视化模型将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情况客观展现出来，
进而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服务。

四、结　 语

总之，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发展绝不意味着以“喧宾夺主”的技术运用

来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质，甚至以新颖

独特的数智技术来替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而

是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指引下，以数智化

思维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机制、关系与方

法等维度，利用数智技术激活传统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生动力，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要

素的有效融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增效。

参考文献：

［ １ ］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Ｍ］．北京：外
文出版社，２０２０：２４７．

［ ２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Ｍ］．刘北成，杨远婴，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１７２．

［ ３ ］ 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Ｍ］．许宝强，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９．
［ ４ ］ 王卫东，冉杰，胡潇．当代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
［ ５ ］ 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Ｍ］．邹进，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３．
［ ６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Ｍ］．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 ７ ］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３４．
［ ８ ］ 白显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几个维度

［Ｊ］．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０（５）：２７⁃３３．
［ ９ ］ 项久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 Ｊ］．武汉大

学学报，２０１４，６７（６）：５３⁃５８．
［１０］ 吴满意，高盛楠．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

内涵、核心指向与实践进路［ Ｊ］．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２３（４）：８５⁃９１．

［１１］ 骆郁廷．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Ｊ］．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６（２）：１⁃７．

［１２］卢岚，李双胜．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

三维审视 ［ Ｊ］．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２０２２ （ ３）：
２８⁃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 ０１ ０７　 编辑：余迪）

·７５·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ＨＵＡＮＧ 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３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ｔ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ｅ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ｔ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ｑｕ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８５·


